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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州巷子不寻常，史迹繁昌。城墙院落泛幽香，当年

旺，底蕴雅风长。〔幺篇〕繁华市井民俗仰，历星霜、老店轩

昂。非物遗，人无恙，沿街寻宝，韵味任徜徉。

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校退休教师）

忠州巷子里
□ 吴宗权

风在路途，雪在舞蹈

为秋天添上曼妙一笔

一切说过的话和人间物事

亦在自然深处

云的呼号，响彻天空

雪地里，弄丟一只蝴蝶

暮色从谷底向山峰袭来

似掉非掉的枝叶清晰又模糊

时光张望着它

它们一片片想跳出来

和共同生活的伙伴作别

沉静的归于泥土

是它们私下的盟约

谁还会在一叶结束的地方

等待

（作者系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）

入 冬
□ 向建国

生命之源起远空，江河湖海竟能融。

春时化作淋漓雨，夏季容成咆哮洪。

崖上泻流飞瀑布，池中静待映残红。

常承舟楫行千里，珍爱方为百世功。

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水
□ 刘明文

还没来得及和深秋道别

这个冬天迫不及待就登场

白色的雾霭纠缠着树林

久久不愿散去

我把我的故事

埋进无尽的冬夜

让凛冽寒风作它的棺椁

让纷飞雪花为它书写离别

那些欢笑与泪水

那些相逢与离别

都在这瑟瑟寒冷中冻结

成为夜的一部分，沉默且决绝

冬夜，寒风尽情地肆虐

我已将过往托付于你

待春日阳光轻叩世界

故事便在冻土下永眠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鸣玉溪小学校）

冬天来了
□ 陈露

2024 年 6 月，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

我们到城口县考察学习。一路前去，因为路

途平坦，心情十分舒畅，我便写下了题为《重

返城口路途坦》的散文。文章很快就在《重

庆政协报》等报刊上发表，还在忠县老干部

活动中心开展的“聚银发力量,赞辉煌成就”

活动中得了奖。回想起来，这篇文章能够得

到多方认可，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

著名诗人陆游说过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

在诗外。”他以一生的写作经验告诉人们，若

想 创 作 出 精 品 力 作 ，非 修 炼“ 诗 外 功 夫 ”不

可。那么“诗外功夫”是什么呢？因素很多，

这里不一一细说。结合我的散文《重返城口

路途坦》来谈，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得到多方

认可，是因为站的起点较高，即视野比较开

阔。作者写文章，不能局限于就事（或人）写

事（或人），而要通过这件事、这个人，反映出

全局的整体状况，亦即人们常说的“一滴水

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辉”。在《重返城口路途

坦》中，不仅仅写了城口，还写了忠县、万州、

开州，以及四川的达州、万源及八台山等地，

更提及了“4 小时重庆”和“秦巴毗邻地区”今

昔的交通变化，因而它既是写的城口，也是

写的重庆、四川，如果放到全国去看这样的

变化，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。

一 般 来 说 ，能 够 创 作 出 成 功 的 文 学 作

品，作者的“诗外功夫”，除了视野开阔的因

素之外，涵养及底蕴的因素也必不可少。如

果没有涵养及底蕴，它的作品就成了空中楼

阁，随时都可能烟消云散，不可能给读者留

下深刻印象，更不可能传之久远。涵养及底

蕴 ，前 者 的 对 象 是 作 者 ，后 者 的 对 象 是 作

品。作者涵养的养成，必须在人生的长河中

储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。作者的涵养

丰富了，他笔下的作品底蕴就会厚重起来。

散 文《重 返 城 口 路 途 坦》的 底 蕴 ，就 在 于 它

通 过 诗 人 李 白《蜀 道 难》中 描 写 的 难 和 愁 ，

与现在路途的平坦，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作

者去城口路途难和愁的对比。有了这样的

对比，文章的底蕴就厚重起来了，自然也就

得到了各方的认可。

散文，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门类。谈到

文学，就不得不谈及到它的基本特征，文学作

品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形象。文学

创作，要多用形象思维，尽量不用或少用抽象

思维，要靠形象说话，而不能语言干瘪，让标语

口号充斥其间。散文这个文学门类，因为它的

形象性强，语言优美，情感丰富，还被人们称之

为美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简言之，成功的文学

作品，就应当有文学艺术的范儿。我在写作

中，也努力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。散文《重返

城口路途坦》，在写高速路的时候，就用了“满

目的青山绿水之间，蜿蜒的高速路就像一条银

色的飘带，被轻轻地放进了宛若仙境的大自然

里”等语句。有了这些语句，文章就生动形象了，

就美了，也就有了点文学艺术范儿的味道了。

归 结 起 来 ，我 以 为 一 篇 好 的 文 学 门 类

中 的 散 文 作 品 ，应 具 备 视 野 开 阔 、底 蕴 深

厚、文学艺术范儿等基本特征。《重返城口路

途坦》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方的认可，那是因

为 它 基 本 具 备 了 上 述 特 征 ，基 本 达 到 了 散

文作品的要求。

（作者系忠县籍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视野·底蕴·文艺范儿
——浅谈散文《重返城口路途坦》的创作体会

□ 郑京鹏

我的老家在忠县的一个偏远小山

村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家里过去是没有电

的，每到晚上，家家户户用来照明的都是

桐油灯。

桐 油 灯 ，顾 名 思 义 就 是 用 桐 子 树

上那圆溜溜的果实榨出桐油，将它作

为燃料来照明的一种灯。用竹块制成

一个灯架，再用一段人工弯曲的竹片

固 定 在 灯 架 的 一 侧 ，便 于 手 提 油 灯 。

竹架上放着一个小铁碗，在铁碗里倒

上桐油，再放几根灯草芯浸泡在灯油

里，用一两寸长的竹片将浸泡后的灯

草芯的一端拨到灯碗的边沿，用火点

上，灯草芯便燃烧起来，它的光亮便可

照明。如果灯的亮度不够，就用小竹

片将灯芯拨一下，桐油灯一下就变得

更亮起来。有句俗谚：“像桐油灯，拨

一下，亮一下。”尽管这话是用来比喻

那些做事不主动的人，却道出了桐油

灯的本质：拨一下，灯光就会亮一些。

桐 油 灯 光 亮 微 弱 ，虽 然 照 不 了 多

远，但它带给家人的却是一片温馨。记

得那时，一到晚上，母亲便把点亮的桐

油灯放到灶台上做晚饭，饭做好后，一

家人又围着桐油灯吃饭。饭后，母亲又

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针线活，父亲则在一

边织撮箕、扎扫帚等，我们小孩就在灯

下做作业或看书。那昏暗的桐油灯不

时会飘来一股呛人的桐油味和熏人的

黑烟，常常把我们的鼻孔熏黑。不过时

间一长，也就习惯了。每天早上，母亲

还会早早起床点上桐油灯做早饭，吃了

饭我们便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后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农村再也

不用桐油灯照明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煤

油灯。煤油灯比桐油灯要亮些，使用

起来也更方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

老家终于通了电，家家户户用电灯照

明。电灯亮晃晃的，照得如同白天一

般，且用开关按钮控制，十分方便。从

此，就再也不用划火柴去点桐油灯、煤

油灯，也没有刺鼻的油烟了，桐油灯、

煤油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，

在农村，很难寻找到它们的踪影，但也

有少数乡民还留存着，以此作为永远

的纪念。幸而在我老家的旧屋里，至

今还存放着曾与几代人朝夕相伴的桐

油灯。每次回到老家，看到它结上蛛

网 ，布 满 灰 尘 ，我 们 都 会 将 它 擦 拭 一

番，让它清洁如新、容颜依旧。

桐 油 灯 ，虽 然 早 已 完 成 了 它 的 历

史使命，但它曾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

感 情 ，至 今 因 念 其 功 劳 而 不 忍 遗 弃 。

桐油灯，经历了岁月的沧桑，见证了那

些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辛。它不是一盏

普通的油灯，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，唤

起了人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。

桐 油 灯 ，它 永 远 留 在 我 的 记 忆 深

处！

（作者系忠县官坝中学退体教师）

记忆中的桐油灯
□ 谢邦楠

对 忠 州 巷 子 ，我 一 直 有 深 厚 的 感

情 。 那 时 还 叫 忠 州 老 街 。 我 初 入 忠

州，依东门而居，后东迁西移，仍不离

老街，自是了解老街的前世今生。

夜里，我又走在了二十多年后的老

街。从弓箭街的西头入巷，依然是从毛

毛发廊——一代人的记忆开始。此处

保留了毛毛发廊的招牌，“理发”两个大

字也竖在这儿。至于店，虽非“毛毛理

发”，却也开着一间小小的铺子，经营着

理发旧事。对门便是一处孩童常常光

顾的小小副食店，我也曾像小孩子一样

在这儿买过小零食。此时，小店还开着

门，老板热情地与过往的熟人打招呼，

使老街不那么清冷了。

青石板在灯火下泛着或明或暗的

光泽，延伸老街的历史。往老街的深

处 走 ，旧 印 记 清 晰 可 见 ，那 些 百 货 商

店、字画装裱、布料商店、杂货铺子、录

像厅、旅馆、茶馆、食店，无处不在讲述

过去的故事。我还记得那位母亲，在

这条老街上，背着她脑瘫的女儿走过

了一个又一个春秋；我还记得卖豆腐

脑的婆婆，挑着担子走过一条又一条

街巷；我还记得送煤球的工人，脊背上

亮晶晶的汗水……

“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

家”，在老街的墙面上，一行字震颤我

的灵魂。我是一个异乡客、一个天涯

人，我把家安在忠州，只用了一瞬间，

我把心安在忠州用了近三十年。

老 街 仍 然 是 这 条 老 街 ，你 看 那 缝

纫机，就是我当年找裁缝补衣服的那

台；你看那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就是我当

年骑着兜风的那辆；你看那铁壳热水

瓶，就是我当年装热水的那一个。街

巷土墙斑驳，石块青苔依旧，我恍若回

到了过去的时光，青春依旧，风风火火

地从老街跑过。

青春记忆馆就在这个时候闯入眼

帘，却已打烊。许久不来老街，我不清

楚这个记忆馆里有怎样的青春，卖豆

花、凉粉的婆婆却是笑眯眯地坐在灯

下，以画像的形式。她如此慈祥，我想

起了我的老母亲。我和母亲隔了千里

路，我在异乡游荡，她在故乡牵挂。

来 忠 州 ，是 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的 事

了。我怯生生地住在了东门，用生涩

的目光，打量这古老而有些破败的街

道。说破败，主要是我所居住的房子

一路之隔，紧贴着东门的一排房子，实

属残陋不堪。只记得浅蓝色的木门颜

色已褪成灰白，屋顶似有黑色的藤蔓

缠绕，蜘蛛网似的罩着。怀着忐忑的

心情，我在这老街来来去去，知晓了潘

牌路、大府邸、龙家院子、春华秋实，知

道了凉水井、木板楼、四合院、东坡梯

道。我也认识了巴蔓子、严颜、秦良玉，

他们以英雄的形象，从古时的光阴里走

来，讲述刎首留城、断头不降、千里勤王

的故事。

如今的东门，已然变了模样，旧屋

全 不 见 了 ，一 串 灯 笼 挂 在 城 门 顶 ，一

轮 圆 月 贴 在 城 墙 上 。 一 个 母 亲 正 在

为她的女儿拍奔月的照片，我想她和

我 一 样 ，也 想 避 开 热 闹 ，择 一 清 静 的

夜，感受不一样的老街风情。黄桷树

下 铁 匠 铺 、木 材 公 司 、盐 业 公 司 的 招

牌清晰可见，一群茶客坐在茶坊喝着

茶 ，他 们 在 忠 州 巷 子“ 等 风 也 等 你 ”。

深 夜 里 ，东 坡 书 屋 的 门 已 关 闭 ，二 场

酒 咖 的 店 也 锁 着 ，唯 大 府 邸 的 门 敞

开 ，门 口 私 房 菜 的 牌 子 很 显 眼 ，许 是

真有你想品的私房菜。

不知不觉就踏入了古色古香的四

合院。院里灯笼高悬，红黄相间，温暖

如家。外面就餐人数不多，但灶上的

火还旺旺地烧着，许是有客人在屋内

就餐。我想这就是我站在高处看过的

四合院吧！黑褐色的瓦片四面相连，

屋顶组成一个“口”字。如今的老街四

合院，用“旧壶装新酒”形容更合适，飞

檐翘角依旧、古色古香依旧、烟火气依

旧，只是不再破旧，去了陈腐气、焕发

了新生机。

其 实 整 个 忠 州 巷 子 ，在 无 声 地 变

着，朴素的新，藏着旧的印痕，记着浓浓

的乡愁，刻着“忠”的风骨。我们走在东

坡花园的夜色里，静谧而明亮。路灯亮

着，灯笼亮着，一路行着，廊桥、池塘、亭

台、步道、院落，与我们不期而遇。记忆

中川祖庙桥下的“臭水沟”“脏乱差”就

在这么美好的夜色里，成为了过去。

忠 州 巷 子 ，有 着 小 家 碧 玉 的 温

婉。她在古朴的忠州，等风也等你。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融媒体中心）

巷子里的时光巷子里的时光
□ 倪红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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